
荣归故里
!"#$年 %月，越剧队回到了北

京。
刚到北京，还没安定下来，就有

人向徐玉兰“吹风”，说周总理要把
剧组送回上海。徐玉兰闻听觉得突
然。这一年多来，她和玉兰剧团的姐
妹们在解放军这个大熔炉里得到了
很好的锻炼，又经历了朝鲜战场血
与火的考验，早已融入了部队这个
大家庭，这时候让她们离开，怎么舍
得？但是，无风不起浪，为了以防万
一，她和王文娟在陈其通团长和萧
华主任的陪同下，一起找到军委贺
老总，请他帮她们在总理面前说个
情，希望能让她们继续留在总政。
那天，徐玉兰、王文娟接到通

知，说周总理要接见她们。走进会议
室的时候两人心里都有点忐忑，不
知周总理会对她们说些什么，不知
贺老总的说情有没有效果。可是刚
一坐定，周总理在充分肯定了她们
这些“上海小姐”入朝后做出的成绩
以后，便直截了当地指示说，她们剧
团必须回上海去。徐玉兰和王文娟
都急了，赶紧表态说她们在部队的
这段时间，对解放军已经有很深的
感情了，实在舍不得离开。周总理亲
切地向她们解释，剧团留在部队，他
的压力很大。上海的老百姓前后来
过几千封信，追问为什么要把玉兰
剧团调过来关在部队里，他们看不
到戏很有意见。他停顿了一下，又意
味深长地说，南方的花还是要开到
南方去。见两位上海小姐不再有异
议，周总理又问她们有什么想法和
要求。
既然周总理问起，徐玉兰也就

不客气了。她说了三条：第一，剧团
参军时已经把所有的舞台装备留给
了未参军的同志，在总政演出期间
置办的服装、灯光、道具，希望能让
她们带走。
周总理爽快地说，可以可以，不

光是灯光服装，连地毯都可以拿走。
第二，上海很多越剧团都已归

并整合，成立了华东越剧实验剧团。
徐玉兰觉得，这么多团并在一起，头
多、角多、矛盾多，希望回去后原玉
兰剧团不要并入，能够独立成团。
周总理也一口答应了。他说好

吧，他们一团你们二团嘛。
第三条是受人之托的。越剧队

队长胡野擒的爱人在上海的越剧团

体工作，曾托人请徐玉兰帮忙，希望
能让胡队长一起随团转业，结束他
们的两地分居生活。
周总理又点了点头，全都同意

了。不过他又给了一个任务，让玉兰
剧团一回上海，马上参加全国赴福
建前线慰问部队的活动。

度过了一年半的军旅生活，徐
玉兰和她的剧团又重新换上便装，
回到民间。离开北京时，陈其通团长
亲自到火车站送行。这位一向以严
格要求著称的军人，居然落下泪来，
动情地表示了自己的不舍，希望大
家别忘了这段军旅生活，别忘了他
陈其通。
徐玉兰早已泪流满面，想说些

告别的话，却一句都没说出来。
!月 &'日，荣归故里的英雄凯

旋。刚下火车，大家就被欢迎的人群
给包围了，上海市党政领导、文化界
知名人士、越剧界的同行姐妹以及
那些热心的观众，拉着她们问这问
那，似一股股热浪，把她们融化在浓
浓的乡情中。在华东军政委员会文
化局举办的欢迎会上，徐玉兰一口
气作了两个小时的汇报，最后她代
表全团保证，只要对人民有用，对戏
曲的前途有用，需要她们做什么，她
们就做什么。很多年后，徐玉兰才真
切地体会到周总理的高瞻远瞩。越
剧这个诞生于南方的剧种，只有回
到适合自己生长的土壤，才能不断
汲取养分，更好地开花结果。

“地下”恋人
春节在即，原定节后就要开赴

福建前线慰问部队，所以那些日子

徐玉兰一头扎进了忙碌的排练中，
把什么都忘了。
那天，胡野擒把徐玉兰喊到办

公室，问她为什么自己说过的话都
忘了。徐玉兰有点茫然，不记得自己
说过什么。胡野擒见她实在想不起
来，才提醒她，徐玉兰曾经答应胡野
擒，一到上海就让他见见俞则人的。
哦，徐玉兰恍然大悟。是答应

过，可是一忙起来把什么都忘了。
一个月前，徐玉兰刚回北京时

收到了一封信，信是从上海财经学
院寄来的，不用问，那定是与自己相
恋了十多年的俞则人。可是，他是怎
么知道自己已经回到了北京？信上
又会说些什么呢？徐玉兰悄悄地溜
回宿舍，迫不及待地撕开了信封。
跟以前一样，徐玉兰参军是俞

则人从报纸上得知的消息，现在徐
玉兰回京，同样是报纸为他提供了
恋人的行踪。不过，跟以前不一样的
是，原先，这位书生写信总是含蓄婉
转，这次却直截了当地向玉兰摊牌
了。他告诉玉兰，四年学业行将结
束，毕业分配志愿表上有配偶一栏，
倘若未婚的话要去外地，已婚可以
留在上海。他问玉兰自己该怎么填，
是填有了“未婚妻”还是填别的……
其实，两人相恋多年，这个问题

迟早是要面对的，只是这封信让一
切都提前了。夜里，一向挨着枕头就
能睡着的徐玉兰，失眠了。往事历历
在目。十多年了，因为自己对越剧的
全身心投入，尽管与俞则人的联系
未曾中断，但见面的机会却屈指可
数。解放前，徐玉兰在明星大戏院演
出时，俞则人曾兴冲冲地穿着借来

的西装前去探班，可那时徐玉兰担
心他们的关系被小报记者知道后，
会当作花边新闻大肆炒作，再说，见
他为了体面借了西装来穿，不合身
又不好看，所以有点生气，让俞则人
赶紧离开。当时俞则人很委屈，以为
玉兰成了大明星后脾气大了，过后
还是徐玉兰打电话解释之后他才释
怀。四年前，俞则人准备报考大学时
又去找玉兰商量，在卡尔登大戏院
后台会面时，被徐玉兰的几个小徒
弟看出了名堂，冲着师傅挤眉弄眼，
徐玉兰装作生气的样子才把她们
“吓”跑。为了不给玉兰制造麻烦，以
后，俞则人轻易不再去剧场。
徐玉兰参军后，他们曾约定等

玉兰回上海时再见，谁知，这一去徐
玉兰就直接跨过了鸭绿江，一别，又
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坎坎坷坷，聚少离多的恋爱，一

晃就是十几年。这些年，他们的恋情
一直没有公开，就连对方来信，怕剧
组的姐妹们知道后议论取笑，徐玉
兰也总是在厕所看完后就立即撕
了。现在，俞则人学业已成，自己也
回到上海安定了下来，这位被自己
雪藏了多年的“地下”恋人，是该出
台亮相啦。
可是怎么对长辈们说呢？
自己的过房娘那里，徐玉兰从

没露过一点口风。她知道，这位长辈
在儿女的婚姻大事上，有着比较陈
旧的传统世俗观念，经常口口声声
地说，嫁女的前提是门当户对、家境
富裕。有一次，她又向徐玉兰灌输这
个观念，对徐玉兰“宁做天上的鸟，
不做地上的小”的观点，她还不以为
然地说，这天上的鸟，饿着肚子也是
飞不起来的。过房娘还多次给徐玉
兰介绍对象，不是工程师就是高级
职员，都被徐玉兰回绝了，现在，要
是她知道自己的宝贝干女儿找了一
个穷书生，会怎么说呢？
整整一个晚上，徐玉兰思虑万

千，彻夜未眠。

人如白玉戏如兰（1） ! 董 煜

" 徐玉兰

海上谈艺录

徐玉兰，著名的越剧小
生，表演艺术家。在长达80
年的艺术生涯中，演出了
300多部剧作，塑造了无数
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人如
白玉戏如兰》是徐玉兰的传
记，系“海上谈艺录”丛书之
一种，由上海锦绣文章出版
社2013年8月出版。本报
选摘的是其中一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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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生命的美意
廖 智

! ! ! !廖智!出生于四川省绵竹市汉旺镇!曾是

一位普普通通的舞蹈老师"汶川地震中!她被

活埋 !"小时!失去女儿!失去双腿!失去婚

姻#截肢两个月!她强忍疼痛!学会跪立!为家

乡人民筹款义演$鼓舞%#雅安地震!她奔赴一

线当志愿者!余震中坚持救援!被誉为&最美

志愿者'#参加(舞出我人生)!她挑战身体极

限!为梦想而舞!获得亚军**那些曾经试图

击垮她的!反而成为生命中至深的感激+本书

由湖南文艺出版社最新出版"

!"脚底下成了深渊

我曾经偷偷问过自己，倘若时光能够倒
流，倘若我还有选择，我的人生，会有不同吗？
可惜，这个问题永远也不会有答案。

&(()年的初夏，我所生活的家乡绵竹市
汉旺镇，除了连续几天的闷热天气，一切都似
乎平静如常。街上时不时传来不知道哪家的
孩子的大笑和叫嚷。虫虫，我的女儿，那时候
还不到一周岁，和她的奶奶待在一起，时不时
被逗得笑个不停。吃完午饭，我收拾完桌子，
也加入她们的嬉戏。谁也不知道，一场即将吞
噬我们所有人的巨变正在酝酿。

灾难突如其来。一开始，房子只是摇了两
下，我还以为是自己的幻觉。可接着，房子就晃
动得更厉害了。婆婆的眼里都是惊恐，她第一
个喊出声来，说地震了，快去开门！一切都发生
在一瞬间，我下意识地冲到门口，却怎么都拉不
开门。再下一秒，半栋楼就忽然在我面前垮掉
了。我站在自己的家里，刹那就看到了天空。
那是一个很难形容的画面。整幢楼本来

一共有七层，上面还有半层的楼顶，我们家在
三层，而我就站在坍塌的边缘。我眼睁睁地看
着房子在我面前塌下去，就像是一个醒不过
来的噩梦。一刹那，一半的楼就没了。我甚至
能看到塌落的房子里还有人，我甚至还记得
她穿的衣服的颜色，可那么一瞬间，什么都没
有了。脚底下成了深渊。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我的嗓子里涌上无限恐惧，张嘴却发不出任
何声音。我回过头，婆婆抱着虫虫站在那里，

她看上去快要摔倒的样子，其实我
也已经站不稳了。两个人的眼睛都
看着我，一个老人，一个孩子，我是
她们唯一可以指望和信任的人了。
我扑过去，哑着嗓子喊，让她们蹲
下。婆婆抱着虫虫，我抱着她们俩，

我们仨紧紧地抱在一起，浑身发抖，闭着眼
睛，不敢睁开。
“轰———”特别快，特别响。就像是世界在

你耳边毁灭的声音。我感觉到脚底一空，本能
地喊了一声虫虫，但也只发出了那么一声声
响。灰尘和泥土劈头砸过来，堵住了我的眼
睛，也塞住了我的嘴巴、鼻孔和耳朵……炸雷
般的声音一直在耳边轰响，我根本说不出一
句话，只是感觉整个人像是堕入了看不见的
深渊，一直在晃，在晃……
过了很久，我终于能睁开眼睛的时候，看

到的，还是一片漆黑。鼻子里窜进来很大一股
子酒味，大概是家里的酒瓶在某个地方碎了。
我想动一下身体，却感到一阵钻心的疼，右腿
的脚底板被什么东西刺穿了，一直穿到小腿
肚子里面。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护在怀里的
婆婆和虫虫都不见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家的整个地板都翻

转了过来，竖在了我的侧面，和横在头顶的预
制板一起，构成了一个三角形的空间。我还活
着，就是因为整个上半身都在这个空间里。我
的腿被断裂的地板压在某处，无法动弹。婆婆
的位置在我的身前，她的腿也被压住了。那虫
虫呢？我清醒过来的那一刹，就伸手去摸我的
虫虫。

婆婆说你别动，别动，你一动，我这里就
特别难受。可虫虫在哪里？她怎么样啊？婆婆
虚弱地说，虫虫啊，她在我怀里，她睡着了。
这不可能，她怎么睡得着？虫虫她明明是

被保护在最下面的，应该是最安全的，怎么会
变成这个样子？她是被压住了吗……
婆婆只是说，我不知道，我看不见……
我再也问不下去了。黑暗中，我们俩很久

都没有说话。
不知过了多久，外面渐渐传来了声音。我

先听见了我爸爸的声音，又听见了街坊邻居
们的声音。有了声音就好像有了光，外面的脚
步声和说话声让我开始变得很亢奋。我开始
扯着嗓子大喊，我们在这里，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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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有必要采用有效的策略来反击他

星期五上午，上海伟业航运公司与 *市
大发矿业集团经济纠纷申诉案的听证会，如
期在北京最高法院举行。前一日中午，方国
良匆匆自 *市飞往首都，从机场直接赶到了
北京校尉胡同的王府井希尔顿大酒店，和比
他早到一天的余国伟会面。

令方国良奇怪和费解的是，最高院怎么
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受理了这宗案
子？按方国良多年办案的经验，通常这
种性质的案子在地方法院作出终审判
决之后，最高院是不会轻易受理的，即
便受理，程序也很麻烦。王根宝这么快
就让最高院受理了他的申诉，一定是
通过了什么特殊的途径。
方国良的这个猜测，在他参加完

刚才的听证会后似乎可以得到确认
了。参加听证会的，是原被告双方代理
律师和最高院立案庭一名姓裘的法
官，还有一名书记员。整个听证会的气
氛很不正常。办案法官对方国良的态
度非常冷淡，还不断用“与本案无关”
这个杀手锏频频打断方国良的陈述。
相比之下，他和对方律师交谈时，简直
就像是多年的老朋友一般客气，这让
方国良觉得这里面肯定有什么名堂。
方国良觉得，必须将今天在听证会上所

得到的那些印象尽快和余国伟进行沟通。余
国伟正坐在宾馆的套房里等待方国良的到
来。方国良放下手提包坐了下来。“余先生，我
们要有思想准备，对手看上去并不好对付。王
根宝这次请的是北京黑金律师事务所的律
师。”“黑金事务所？”余国伟第一次听到这个
名称。““这家事务所的名气在全国来说也算
得上排名前十位的，里面的人很厉害。”“你是
指他们的专业水平吗？”“如果光是专业水平
高那倒不必过分担忧。”方国良看看余国伟
道，“据我所知，这家事务所在北京很有背景，
人脉极广，而且他们办案往往不择手段。”
“有这种事？”余国伟心里有点担忧了。

“他们总不至于做违法的动作吧？”“这不好
说，很多的违法动作都是披着合法外衣的。”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我所担忧的还不完
全是黑金事务所的介入，我更担心王根宝已
经通过什么关系打通了最高院的关系。”

余国伟不由心头一惊，问道：“此话怎
说？”“今天的听证会上，办案的裘法官所言
所行都十分明显地偏袒着王根宝一方，这是
十分不正常的。再回想起当初他搞突然袭
击，打电话叫你隔天到北京参加听证会，这
绝不是什么疏忽，而是有意为之。一连串的
细节说明，王根宝来北京已经有过不少动
作，他是要背水一战了。所以，我们或许也有

必要采用有效的策略来反击他。”
“方律师的想法是……”方国

良似乎有了对策，转脸对余国伟
道：“余先生，据我对王根宝这个人
的判断，他目前这段时间肯定会待
在北京，而且他一定会有所作为。
假如他真的和最高院的某些人有私
下交易，那么他们之间一定会有接
触和联系。按王根宝的行事风格和
习惯，他很可能会向办案法官送钱
行贿的，如果我们能抓住这方面的
证据，就可以一记重拳把他们击倒
在地。”“说得有理！”余国伟不住点
头，“可是我们该怎么做呢？”余国伟
像是问方国良，又似在自问。“有一
个办法，你看行不行？也许我们可以
去聘请私家侦探，让他们秘密跟踪

王根宝，看他和什么人接触。只要一旦发现他
和最高院的人私下会面，尤其那个裘法官，就
可以出奇制胜。”方国良讲出了他的计策。余
国伟稍感意外，不过随即认同了这个办法。

最高院立案庭的裘广义法官，是一个头
脑灵活、善于应变的人。在单位里，他是顶头
上司陆副庭长的心腹红人。这次接手的案
子，是上司陆副庭长一手交代的，要他仔细
应对，灵活处理，尽可能让申诉人得到满意
的结果。两天之前，裴律师打电话给裘广义，
说当事人王根宝想见见办案法官。通常情况
下，脑子清醒的裘广义是轻易绝不会和当事
人见面的，这从司法程序上讲是大忌。但一
方面是裴律师出面相邀，另一方面陆副庭长
又纵容他去直接听听王根宝的申诉要求，多
了解点情况，于是他就在休息日晚上到全聚
德酒家去和王根宝、裴律师一起吃了一顿晚
餐。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顿酒足饭饱
的晚餐竟成了一次不可原谅的疏忽，有点阴
沟里翻船的味道。


